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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招魂

「靚兒！」震耳欲聾的喊聲伴著他射
出的匕首，衣帶被削斷，霍非凡飛奔而去
的身影正好接住凌靚兒飄然落下的身子。

霍非凡抱著人跪在地上，手顫抖地探
她的鼻息，結果更讓他臉色慘然、心膽俱
碎。

不！不！不……他搖頭不願相信，不
……

撕心裂肺的大吼，他淚如雨下。不，
他不會讓她走，不會讓她就這樣離開他！

霍非凡忙低頭伏在她心口上，幾不可
聞的微弱心跳聲讓他面露狂喜，他急急對
著她冰涼的小嘴吹氣，助她呼吸。

活下來，靚兒，你一定要活下來！不
准走，我不准你離開，不准……

聞聲趕來的梅管家見到眼前的情形也
嚇傻了，回過神來後就急匆匆跑去找大
夫。

霍非凡一次接一次，將空氣源源不斷
地送入凌靚兒胸口，做著最後的努力。他
不放棄她，絕不放棄她！

大夫趕到後，對此情形束手無策，若
霍非凡不能讓凌靚兒再次呼吸，那任何的
醫藥都沒用。

霍非凡抱起凌靚兒到床上，還是不間
斷的助她呼吸。

時間一刻刻過去，凌靚兒的情形卻沒
有轉好，大夫都搖頭表示沒救了，但是霍
非凡仍舊堅持下去，祇要她有一絲希望，
他便會救她救到底。

終於，凌靚兒恢復些微許微弱的氣
息，讓霍非凡喜出望外，大夫也在一旁直
說是奇跡、奇跡！

可是歡喜的情緒沒多久，凌靚兒的呼
吸又轉弱，令霍非凡焦急地再彎身度空氣
幫助她，小心翼翼地緊緊盯著她的每個動
靜，絲毫不敢轉開目光。

一個晚上，霍非凡就如此守護著凌靚
兒度過。

漫漫長夜過去，太陽再次點亮這個世

界，給人們帶來朝氣
希望，不過這份希望
卻沒照入如玉樓中。

霍非凡看著床上
一直沒法子很順暢呼
吸的女子，怒聲質問
大夫： 「為什麼會這
樣？為什麼？」

大夫為凌靚兒頸
上的勒痕上了藥，也
替她仔細檢查過了，
但就是無法理解為何
凌靚兒的呼吸會斷斷
續續，好似她執意不
想活，卻被不情願的
強留下來般，所以她
放棄自己、不肯自行
呼吸。不過這樣的話
大夫不敢說，怕焦急
悲痛的莊主承受不了
打擊。
「回莊主，可能是九夫人項上的傷痕影響

到呼吸的緣故，這需要時間來恢復的。」
大夫找個牽強的理由回答。

霍非凡看著小嘴泛紫、毫無血色的臉
蛋，他有如被凌遲般的痛苦。該死的人是
他，靚兒不該這樣對待自己的，她竟用如
此方法來證明她的愛，他怎麼承受得起！
血跡斑斑的桌巾他看到了，上面全是用熱
血寫的 「我愛你」。霍非凡將她上了藥、
包著布巾的手指放到唇邊吻著，心痛得說
不出話來。

霍非凡跪倒在床前，看著昏迷中的凌
靚兒，向天祈求，他願意將自己的生命給
她，也可以付出一切的代價，祇要凌靚兒
能平安活下去！

沒有凌靚兒，他生又何歡、死又何
足懼呢！

靚兒，你要活下來，絕不能離開我！
（七十七）

神尾秀子的臉頰微微泛紅，隨即搖搖頭
說：

「我弄丟了。」
「弄丟了？」
「是啊！我也沒注意是掉在什麼地方了。

唉……這陣子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整個人總是
恍恍惚惚的。」

看著神尾秀子的臉，金田一耕助知道她在
說謊。

（可她為什麼要說謊呢？）
金田一耕助實在覺得很奇怪。不過，他仍

繼續問道：
「對了，前幾天我聽智子小姐說，你對十

九年前發生的慘案有很強烈的責任感，因為你
認為之所以會發生這些事情，都是因為昭和七
年的夏天，智子小姐的母親和日下部先生所犯
下的錯誤是……」

「一點兒也沒錯，這些都是我自己的疏忽
所致。」

「這麼說，這個事件其實早在昭和七年的
夏天，當大道寺先生——也就是當時的速水欣
造和日下部達哉兩位青年來月琴島旅行時，就
已經種下禍端了？」

神尾秀子定定地盯著金田一耕助看。
「嗯。如果說得更明確一點，應該可以追

溯到更早以前，也就是昭和六年秋天的時候
吧！」

「昭和六年？」
金田一耕助不由地回頭看了神尾秀子一

眼。
「昭和六年的秋天發生了什麼事嗎？」
「大道寺先生，不，當時的速水欣造原本是一個人來旅行，他非

常喜歡月琴島上的山光水色，所以第二年他就邀日下部先生來島上
一遊，後來就發生那樁慘案。因此嚴格說起來，所有事件的開端就
在昭和六年的秋天。當然，這不是誰的責任，祇能說是大家的命運。
」

神尾秀子悲傷地歎了～口氣，突然她注意到前方似乎發生了什
麼事。

「哎呀！外婆，你怎麼啦？」
一直走在神尾秀子前面的阿真，不知是頭暈還是怎麼了，腳步

突然站不穩。要不是一旁的智子及時扶住她，她肯定會摔倒在路
上。

「啊！來人哪……外婆她……」
聽到這個求救聲，大夥兒全都跑上前去。
祇見阿真的臉色發白、呼吸急促，額頭上還不時冒著冷汗。金

田一耕助握住她的手，覺得一股寒氣直逼過來。
他心裡知道阿真已經不行了，不過表面上還是裝出非常平靜的

模樣。
「大概是貧血吧！有沒有人可以背一下這位老人家？」

三名刑警之中體格最健壯的一人立刻把阿真背起來，此時的阿
真早已虛弱得猶如風中的枯草一般。

「金田一先生，我外婆沒有問題吧？」
智子全身顫抖地問。
「放心吧！她沒事。神尾老師，你和智子小姐先回去準備一下

老夫人睡覺時所需要的東西，記住！盡可能讓她雙腳保持溫暖，還
有，記得叫人去請醫生。」

（一三二）

這些，都是我在事後才知道的，具體一點
說，是在那晚分手之後的第三天晚上。

那一天，從下午起，就顯得十分不正常。本
來，秋高氣爽，氣候宜人，可是那天卻熱得反
常，而且十分濕悶，所以，當下午三時左右，門
鈴聲響，我聽到老蔡蒼老的聲音，在叱責來人
時，心中在想：是老蔡愈老火氣愈大了呢？還是
這樣的天氣，令人脾氣暴躁？

隨著老蔡的呵責聲，是一個聽來有氣無力的
聲音在哀求： 「老蔡，看看清楚，是我，我不是
陌生人，我是衛斯理的老朋友了。」

老蔡的聲音更大，可以想像，他在大聲叫嚷
時候，一定雙眼向上翻，不會仔細看看來人是誰
的： 「誰都說是熟人，我怎麼沒有見過你？」

我在迅速想： 「聲音很熟，可是曾經過了什
麼非常的打擊，所以聲音變了，那會是誰？難道
是陳長青學道不成回來了？不，那不會是陳長
青。」

我不想老蔡繼續得罪人，所以打開書房門，
走向樓梯口，向下望去，首先看到的，是叫汗濕
透了襯衣，貼在來人的背上，而就在那一剎那
間，我知道他是什麼人了。而且也感到意外至
極。

我先喝止了老蔡： 「老蔡，你怎麼連這位先
生也不認識了？快請他進來。」

老蔡聽我一說，才認真端詳了來人一下，也
不能怪他老眼昏花，這時，來人也頭向我望來，
在大約不到二公尺的距離，打了一個照面。我和
他極熟。可是要不是剛才聽到了他的聲音，也不
容易一下子認出他來——如果那是他刻意化裝的
結果，自然不足為奇；這人的化裝術極精，有一次，
在中國西北，秦始皇墓地之旁，他化裝成了當地的
一個牧羊人，就幾乎把我瞞了過去。

而如今，他絕不是化裝，而是由於不知道遭
到了什麼事，以致連他的外形，也起了變化，他
本來充滿自信的臉上，這時滿是驚怕和疑惑，像
是世界末日已經來到了一樣，而在我的想像之
中，就算世界末日真的來臨了，像他這樣的人，
也不應該這樣驚慌失措的。

這時，他看來完全失去了自制的能力，他的
襯衣被汗濕透，看來也不單是由於天氣悶熱，而
是由於內心的極度恐懼和虛怯，所以才會那樣冒
汗。

而且，他那種大量出汗的情形，皺紋滿面膚
色灰敗。

這時，他抬頭向我望來，眼神無助之至。他伸
手想推開老蔡向前起來。可是非但未把年老力衰
的老蔡推開，他自己反倒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老蔡忙伸手將他扶住，他就大口喘氣來。

這種情形，我看在眼中，大是吃驚，連忙飛
奔上前，一面叫： 「齊白，發生了什麼事？」

（十）

說罷，就命書僮取過文房四寶，與宣公子好寫絕據。宣公子並
不作難，片刻寫完，還著了花押呈與裴爺。一看，祇見上寫道：立
絕據。宣登鰲今立到裴年伯名下：情因朱陳面許，冰炭難投，若日
後懊悔再求，年伯執此為憑，聽其處治，毫不怨尤。今恐無據，立
此存照。

裴爺看了絕據，籠於袖內，即氣忿忿的起身，也不向宣公子再
交一言，竟出書房而去。宣公子自覺沒趣，也告別裴公子要行。裴
公子還留他便飯，宣公子不肯相擾，帶了書僮，揚長而去。

裴公子送出大門，見他去遠，方轉身進來。要覆乃尊之命，不
敢到書房去，趕至後堂，見尊翁與兩個妹子坐在那裡，談說宣生拒
絕一段情景，他便向前說： 「宣生已去了。」說著，也一旁坐下。
裴爺道： 「他臨去可說些什麼？」以松道： 「卻是嘿嘿無言，不悅
而去。爹爹何不向他說明就是寶珠，他豈不十分感激？定要藏頭露
尾哄他當面得罪爹爹，孩兒不解。」裴爺聽說，哈哈大笑道： 「做
好文章須要有波勢、有曲折，方描出拿龍捉虎的手段。若直截而下
便成佳話，毫無趣味。」綺霞道： 「宣生已寫絕據，定要寶珠，爹
爹又不說明，宣生渾如夢寐，則千里姻緣之線，從何處穿起？」綺
去也道： 「柯寶珠明推暗就，倒是一對奇怪文字，叫人從何處下手
收拾起來？」裴爺見他兒女們為宣生、寶珠之事反覆辨難，不禁笑
將起來，道： 「你們祇依為父之計而行，不怕宣登鰲不前來跪求為
父的，不怕寶珠還再假撇清了。」綺霞道： 「爹爹計將安出？」裴
爺附著綺霞的耳說了一會，綺霞點頭。又附著以松的耳說了一會，
以松會意。父女們說罷，俱各相視而笑。大家辦事去了不表。

且言寶珠自回了裴家兩個姊妹一番決絕的話，雖是義正詞嚴，
及他姊妹去後，心中又懊悔起來，道： 「宣生得我死信，遂至一病
不起，乃千古多情之才郎，便與他相訂白頭，亦不為過；況奴蒙裴
繼父從水中救起，再生之恩，豈可不知？大不該向裴家姊妹們回得
太愚蠢了些。設使外人知之，豈不說奴寡情至此！」想著愈加憂悶
起來，伏幾朦朧睡去。恰值綺霞、綺雲姊妹二人走到寶珠房中，見
寶珠在那裡打盹，如媚、如鉤向前尊聲： 「姑娘們請坐。」綺霞搖
著手叫他不則聲，順手在桌上取一條白紙，攆了一個紙攆。寶珠本
是歪著頭睡在膀子上，鼻孔朝外，綺霞將紙攆送進寶珠鼻孔，一陣
亂攆，攆得寶珠鼻內一陣奇癢。

（三十五）

南海漁人目光又移到劉日英臉上，祇見
她含著淚珠的明眸中泛起了一片慚意與無限
的幽怨！

金蒲孤微笑道：
「劉小姐！當你在鋼羽背上的時候，應

該有更好的下手機會，我不明白你為何做了
一半就停了下來……」

劉日英輕輕一歎道：
「那時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也許是

我想多與公子相處一段時間吧……」
金蒲孤沒有想到她會說出這麼一個理由

的，一時倒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劉日英的臉
色忽而紅了起來，以夢囈一般的聲音道：

「那時我靠著你，我的手抵住你的腰眼
上，祇要稍微用點力，就可以達成爹交代的
使命了，可是我不知怎麼竟下不了手，因為
你是我接觸的第一個男人，在互相的倚偎
中，我體味到一種從未有的感覺，我心中有
一個聲直在對我說： 『等一下！再等一下
……』！就是這樣，我失去了一個最有利的
機會……」

金蒲孤冷笑一聲道： 「你現在一定報後
悔吧！」

劉日英搖搖頭苦笑道：
「不！我不後悔，因為我至少已經領略

到生命中另一種意義了，爹安排了許多殺死
你的方法，每一次都失敗了，我祇不過多增

他一次失敗的記錄，可是我卻因此充實了我
的生命，金公子！現在你可以殺死我了……
」

金蒲孤笑笑道： 「我剛才不殺你，現在
更不會殺了！」

劉日英淒然適： 「你不殺我，爹也不會
容我活下去了，因為他在我身上所作的安排
都失敗了，我對他已經沒有可利用之處，與
其死在他手中，不如死在你的手裡……」

金蒲孤仍是搖頭道：
「不！你父親不容你活下去是他的事，

我實在沒興趣替他作劊子手……」
劉日英悲戚地道： 「金公子，難道我求

你也不行嗎？」
金蒲孤微笑道： 「你為什麼非死不可

呢！」
劉日英該然適： 「你不會再要我了，爹

也不要我了，我該用什麼方法活下去呢？」
金蒲孤一笑道： 「你還能回萬象谷去

嗎？」
劉日英搖遙頭道： 「不能！你看得很清

楚，爹在萬象谷中並沒有替我留下餘地……
」

金蒲孤想了一下道：
「那你想法子替自己找個地方，等我一

年，一年後我若還沒有被你父親殺死，我會
來找你，娶你做我的妻子，為我生兒育女

……」
劉日英神色一動，眼中閃出希望的光芒

道： 「真的？金公子！你不是騙我吧！」
金蒲孤正色道：
「我絕不對一個女子說假話，而且我也

找不到比你更好的妻子了，這件事就算是定
局了，現在我給你一件信物，也請南海前輩
作個見證！」

說完他又抽出一校長箭，攔腰折為兩
段，把一半遞給她退；

「我折箭為盟，聘你為妻，如違信守，
當如此箭，日英！你拿著，這上面有一個金
字，從現在起，你就是金氏門中的媳婦了
……」

箭桿上鐫有金僕站三字，劉日英所得的
一半，上面祇有著一個金字，她把斷箭在口
邊吻了一下，鄭重地藏人懷中，以無限柔情
的聲音道：

「金郎！我生為金家人，死為金氏鬼，
不僅是一年，十年，二十年，我都等著你，
請你為我珍重此身……」

金蒲孤淡淡地道：
「我知道！現在你可以走了，要是你不

方便，可以等鋼羽回來送你一陣！」
劉日英搖搖頭，輕輕一歎道：
「不用了，我祇要有了希望，自然會有

勇氣應付一切的，我祇有一個人走，才可以
避開爹的追蹤，金郎！再見了……」說著她
戀戀地望了金蒲孤一眼，轉身緩緩地走去。

金蒲孤淡淡地吐出 『再見』兩個字，她
已經走得很遠了，又過了一會兒，她的身影
就消失去原野的盡頭……

（八十六）


